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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说《秦妇吟》
吴令华

中国古诗， 晚唐韦庄的 《秦妇吟》

应该是篇幅最长的之一了 。 它曾风靡
一时， 作者因此被呼为 “《秦妇吟》 秀
才”； 又湮没千年， 只留下一联佳句 ，

引人猜想。 直到上世纪初， 敦煌学起，

拜前辈学者罗振玉、 王国维先生之赐，

将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洞中得到的写
本整理公布， 我们才得一睹真容。

一首曾经脍炙人口 、 远播塞外的
诗， 怎么会在几十年间就突然消失了
呢？ 越过宋元明清 ， 千余年来人们对
《秦妇吟》 的了解只有稍晚于作者韦庄
的孙光宪在其 《北梦琐言 》 中透露的
寥寥几笔：

蜀相韦庄应举时 ， 遇黄寇犯阙 ，

著 《秦妇吟》 一篇 。 内一联云 ： “内
库烧为锦绣灰， 天街踏尽公卿骨。” 尔
后公卿亦多垂讶， 庄乃讳之 。 时人号
“《秦妇吟》 秀才”。 他日撰家戒， 内不
许垂 《秦妇吟》 障子 ， 以此止谤 ， 亦
无及也。

韦庄死后 ， 弟韦蔼将其兄的诗编
成 《浣花集》， 亦未收此诗。 孙光宪晚
于韦庄五六十年， 他的说法应有一定
可靠性。 难道 《秦妇吟 》 湮没千年真
是 “内库” 一联惹的祸？

敦煌写本 《秦妇吟 》 的发现 ， 学
者们眼睛为之一亮 ： 原来它不是一般
的小品诗文， 而是一部叙事长诗 ， 有

1666 字 ， 238 句 ， 长出白居易的 《长
恨歌》 （840 字） 将近一倍， 称得上是
鸿篇巨制的史诗。 诗借秦妇之口叙述
黄巢农民军攻占长安以后三年的社会
生活状态， 从皇帝仓皇出逃 ， 百姓慌
乱被杀， 巢军残忍粗鄙， 到社会衰败，

民生凋敝， 以及官暴勾结， 残害生灵。

全诗结构严密， 层次分明， 行文流畅，

辞藻警丽， 无论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
或艺术创作的精美 ， 都达到了相当的
高度。 陈寅恪先生誉为端己 （韦庄字）

“平生之杰作， 古今之至文”； 俞平伯
先生称道： “不仅超出韦庄 《浣花集》

中所有的诗， 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
之作。” 也有学者比之白居易的 《长恨
歌》 《琵琶行》， 吴世昌先生初未参与
讨论， 后来读 《韦庄集 》 时 ， 信笔写
下 ： 此诗乃仿元稹 《连昌宫词 》， 与
《长恨歌》 《琵琶行》 不侔。

韦庄为什么要写此诗 ， 他的初衷
是什么？

世昌先生说 ： “端己 《秦妇吟 》

通首借秦妇所说遭遇以述长安乱况 ，

反映江南安康。 盖庄以此诗为向?宝
进见之词。” 原来唐代文人未发迹前 ，

初到异地 （如京城）， 会将自己的诗文
呈给当地名流显要 ， 求得赏识推荐 ，

这是当时惯例。 韦庄应举遇乱 ， 逃出
长安， 停足洛阳， 已年近五十 ， 功名
未就， 生活颠沛， 听说江南安宁 ， 拟
投奔在江南任节度使的?宝 ， 写此诗
作为进见之礼， 吴先生的推测合乎情
理。 诗述中原之乱反衬江南安宁 ， 惠
爱生灵， “避难徒为阙下人 ， 怀安却
羡江南鬼”， 求得?宝青睐， 有个安身
立命之处， 这应是他作此诗的初衷。

果然， 诗一面世， 很快流传开来，

甚至远届西域。 其中 “内库 ” 一联确
是好联， 写人间最悲惨残忍之事 ， 冲
击力极大。 世昌先生指出此联乃从李
白 《金陵歌送别范宣 》 “冠盖散为烟
雾尽， 金舆玉座成寒灰 ” 化出 。 但二
者有明显不同。 李白的诗是感慨历史
兴替， 怀古伤时； 而韦庄之作则是刻
画现实惨剧， 直刺人心 。 这一联让那
些高傲的公卿尊严尽失 ， “垂讶 ” 是
很自然的。 但它所揭露的毕竟是黄巢
军的暴行， 与公卿们的立场是一致的，

纵 “垂讶” 亦不至于使后来做到前蜀
高官的韦庄恐惧到非要将自己的力作
永远泯灭的地步。 另一方面 ， 好诗一
经流传， 便有了自己的生命 ， 仅靠韦
氏一纸 “家戒 ”， 也难以使其完全消
失。 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， 使得作者
如此惊恐； 有更强大的势力逼迫 ， 才
能使风行一时的好诗沉埋千年。

那么 ， 秦妇到底吟了些什么 ， 怎
么吟的？

她先说黄巢军突然攻入长安 ， 朝
廷猝不及防， 人们逃之不及 ， 遭遇抢
劫 、 强暴 、 杀戮 。 秦妇被掳入军中 ，

委身一粗鄙新贵， 生活三年 。 诗中两
次提及食人肉 ， 先是叙日常生活 ：

“夜卧千重剑戟围， 朝餐一味人肝脍”，

这是刻画巢军兽性贪欲 ； 后来城内因

官军长期围困而断粮 ， 连巢军大头领
?让的灶上也吃树皮了 ， 唯 “黄巢机
上” 继续 “刲人肉”， 成为绝境求生的
手段。 至于人肉的来源 ， 下文另有提
示。 而一般下层兵民 ， 只有 “六军门
外倚僵尸 ， 七架营中填饿殍 ”， 死绝
了。 后来秦妇离开巢军 ， 只见 “霸陵
东望人烟绝……百万人家无一户 。 破
落田园但有蒿， 摧残竹树皆无主”。 长
安一片死寂。

秦妇一路逃向洛阳 ， 沿途见闻更
加惨不忍睹。 当年玄宗皇帝亲封的华
岳山神金天王对她说 ： 我平日受百姓
供养， 现在百姓有难 ， 我却帮不了他
们， 心中愧恧， 只好躲进山林。 但是，

“筵上牺牲无处觅。 旋教魔鬼傍乡村 ，

诛剥生灵过朝夕。” 话说得隐晦， 什么
意思 ？ 谁教 “魔鬼 ” “诛剥生灵 ” ？

《旧唐书·黄巢传》 里有记载 : “时京畿
百姓皆寨于山谷 ， 累年废耕耘 。 贼坐
空城， 赋输无入 ， 谷食腾踊 ， 米斗三
四千。 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 ， 人
获数十万。” 诗史合观， 俞平伯先生的
解读是： 没有牛羊供奉 ， 巢军就吃人
肉。 可是， 百姓都逃亡山村 ， 城里无
人可食。 只好 “旋教魔鬼傍乡村 ， 诛
剥生灵过朝夕”， 于是： “官军皆执山
寨百姓鬻于贼， 人获数十万”。 这上了
史书的惨景 ， 其特别之处不是饥民
“人相食”， 而是官军与城内黄巢军勾
结， 做起了人肉生意 ， 官军捉人 ， 卖
与巢军， 巢军吃人， 官军发财。

秦妇继续前行 ， 快到洛阳了 ， 洛
下情况如何呢 ？ 路遇一老翁 ， 攀谈起

来 ， 未语先哭 。 他本是一殷实农户 ，

“千间仓兮万斯箱， 黄巢过后犹残半 。

自从洛下屯师旅， 日夜巡兵入村坞 ”，

“入门下马若旋风， 罄室倾囊如卷土 。

家财既尽骨肉离 ， 今日残年一身苦 。

一身苦兮何足嗟 ， 山中更有千万家 。

朝饥山上寻蓬子， 夜宿霜中卧荻花 。”

官军的凶残更胜黄巢！ 洛阳也不安宁。

秦妇以描述黄巢军的野蛮凶残始，

以揭露官军的滔天罪恶终 。 先叙亲眼
所见， 自身遭遇 ， 娓娓道来 ； 后述亲
耳所闻， 正好为此前的经历做注 ， 不
蔓不枝， 层层剥笋 ， 根由自现 。 最严
厉的谴责， 最重的一锤最终打在 “勤
王” 的官军头上 。 世昌先生说 ： “诗
后假金天神自白 ‘诛剥生灵 ’ ……又
述老人之言洛下屯师较黄巢更凶恶 。

其撰家戒不许挂此诗乃指此二事 ， 非
讳 ‘内库 ’ 一联 。” 这应该是 《秦妇
吟》 必须消失的真实原因之一。

寅恪先生以诗证史 ， 他的探究具
体入微。 他详细考察了秦妇逃亡的路
线， 对应当时官军与黄巢军的活动范
围，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关联事 ： 唐末
藩镇割据， 皇帝派宦官去当监军 。 时
有大宦官监军名杨复光者 ， 曾任天下
兵马都监。 秦妇逃难的路线正好过杨
复光的防地 。 杨复光手下有八大将 ，

大将之一王建 ， 后为 “前蜀垂统创业
之君”， 也正是 “端己北面亲事之主”，

其余的大将如晋晖 、 李师泰也都是前
蜀开国元勋。 秦妇所吟岂不正诛他们
的心？

还有更细微隐秘的 ， 孙光宪的
《北梦琐言》 卷九有 “李氏女” 条， 记
某李将军之女 ， 黄巢之乱逃出长安 ，

骨肉分离 ， 无所依托 。 遇官军中董司
马者， 遂晦其门阀， 委身同行。 至蜀，

知家人在朝 ， 慨然辞去 ， 各奔前路 ，

再不相扰 。 陈先生以为李氏女与秦妇
经历 “亦当日避难妇女普通遭遇”。 陈
先生说： “当复光屯军武功 ， 或会兵
华渭之日……端己之诗流行一世 ， 本
写故国乱离之惨状 ， 适触新朝宫阃之
隐情。” 这是韦庄始料未及的， “所以
讳莫如深， 志希免祸”。 这番推论， 虽
非直接证据 ， 但入情入理 ， 可信度极
高， 正是陈先生 “以诗证史 ” 的一个
创获。

《秦妇吟 》 的起落 ， 跨越千年 。

具体的原因今天已难以厘清 。 余有两
点可思：

一是韦庄写此诗 ， 起始只为自己
求得一安身之地 ， 并无匡时救世 、 指
点江山之意 ， 以一普通妇女的口气 ，

平叙滔滔乱象 ， 并未抨击某个权贵 。

从韦庄的社会地位看 ， 他自然是反对
黄巢起义的 ， 但他也客观反映现实 ，

读毕感同身受 ， 其震撼人心的效力 ，

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空喊文学要强千百
倍！ 正是作者忠诚于自己的良知 ， 才
能创作出这样传世的佳作。

二是韦庄一定是受到了难以抗拒
的政治压力 ， 不仅怕危及自己 ， 而且
想会祸延子孙 ， 只得将自己平生杰作
断然割弃 。 而当时曾交口传诵此诗的
文士们也深恐 “传谣 ” 招祸 ， 齐缄其
口。 这篇 “古今之至文 ” 就这样销声
匿迹了。 悲夫 ！ 韦庄以后致力于词的
创作， 红楼别夜 ， 故国情思 ， 野花芳
草， 遇酒呵呵 ， 写了许多清丽流畅的
精美词篇 ， 但再也不做忧时伤世 ， 悲
天悯人的至文了。

今年正逢陈寅恪先生诞生 130 ?
年， 作此篇兼以怀念这位伟大的学者。

2020 年避疫， 写于首厚大家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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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上初一时， 参加闫玉虎师组建的
东上卫学校乒乓球队， 练习打乒乓一年
有余， 获中卫公社学生乒乓球比赛男子
单打冠军。 后来恢复高考， 参加中考，

高中、 大学 6 年， 不曾摸球拍。 再打乒
乓要从参加工作始， 迄今从未中断过。

所习为直握正胶、 左推右攻之近台快攻
型打法。 初一这一年的训练， 令我爱上
乒乓， 获益终身， 再次感谢闫老师！

发球抢攻、 近台快攻之打法深得吾
心。 每次与球友切磋， 大汗淋漓， 痛快
痛快！ 当然， 其间也曾对自己的打法发
生过动摇。 记得有一年观看乒乓球世锦
赛， 深为选手们所拉出的威力强大之弧
圈球所吸引 ， 就买了只反胶球拍去练
习。 结果， 弧圈未练成， 倒丢了自己快
攻的优势 。 于是将崭新的球拍送人了
事， 依然返回正胶快攻打法。

从此之后， 再无任何动摇与变化。

且底板虽用过红双喜 、 多尼克与蝴蝶
的， 然胶皮全是红双喜的。 刚开始是红
双喜 651， 最近几年， 一直使用红双喜
的 “龙影”。 直至一忘年交球友陶老师
告我， 他所用为德国产多尼克正胶王，

非常好用， 劝我也一试。 陶老师球技高
超， 球龄比我还长， 他的话令我怦然心
动， 于是上网搜索比较， 最终选购了日
本 TSP 的底板与正胶 。 球拍贴好后试
打， 果然比此前的球速要快许多， 也更
下沉一些。

去年年底， 应陶老师之邀， 去他小
区的乒乓房打球 ， 对阵三人 ， 无一胜
绩 ，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。 其中一比
我年长的球友， 他同我一样使用正胶，

然关键时刻倒换了反面的长胶 ， 我不
能适应 ， 败下阵来 。 另外两名对手 ，

年龄较我为小 ， 均为横握两面反胶打
法。 往往是我攻球不死， 而为其反拉丢
分。 而此前， 往往是攻击一两拍即可解
决问题的。

春节期间， 我痛加反省： 自 21 岁
步出校门， 三十多年过去了， 我就一直
坚持直握正胶快攻打法而没有丝毫改
变。 然而， 小小的银球， 却由 38 毫米，

变为 40 毫米， 又变成 40+毫米 ， 球越
来越大了。 随着球之加大， 球速必然下
降， 从前 38 毫米的球， 一拍即可打死，

现在就不行了 。 另外 ， 年龄也越来越
大， 自而立至不惑再到知天命之年， 体
重增加， 体力却在下降， 攻球的力量无
疑也减小了。 你看， 球在变大， 人在变
老， 体重还在增加， 而我的近台快攻打
法却一直不变。 正因为我的以不变应万
变， 方才有年前的惨败， 宜乎此败也！

痛则思变！

然又向何处变呢？

改反胶拉弧圈显然不现实。 那么，

就还有长胶这一个方向。 其实， 败给长
胶选手已经不止一次了 。 2019 年我参
加沪上 “校长杯” 比赛， 两名队员自始
至终从未输过一场， 他们便全是打长胶
的， 其中的万老师告诉我， 以前他也是
打正胶快攻的，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，

攻不动了 ， 就改打长胶 ， 经过十年苦
练， 方有此战绩。 前年我代表单位参加
市里的一个比赛 ， 在与一老先生对阵
中 ， 第一局我以 11∶2 大比分取胜 。 谁
知从第二局开始， 他换打长胶， 打过来
的球又飘又刁钻又下沉， 忽左忽右， 忽
长忽短， 看着不起眼， 可真要攻击， 不
是下网就是出台 。 很快 ， 我便连输两
盘， 败下阵来。

而最近的直接刺激则来自陶老师。

去年年底， 我邀请他来单位打球。 年届

72 岁的他， 连败我方 3 人 ， 而我们的
年龄要比他小十几二十岁， 他用的也是

长胶。 陶老师言， 他以前也是打正胶快
攻的， 后来年龄大了， 才改打长胶， 以
怪取胜。

于是我决定在球拍反面再贴块长
胶， 今后在保持正胶发球抢攻的同时，

接发球时使用长胶， 一来破坏对手发球
的优势， 二来造成其失误， 三来可创造
机会倒板发动进攻。 在征求了陶老师意
见后， 我买了块红双喜 C8 长胶贴到拍
子的反面。 于是我拎着改装后的武器匆
匆上场， 发球抢攻依然用正胶， 接发球
使长胶。 结果可想而知， 用长胶打过去
的球对手固然一时不太适应， 然我自己
的失误比对手还要多。

于是 ， 我关注了 “长胶大联盟 ”

“哈尔滨好乒乓” “乒乓国球汇” 等微
信公众号， 阅读其中介绍长胶打法的文
章， 观看教学与比赛视频， 并在日常的
比赛中有意无意地练习使用这些技术，

如拱 、 磕 、 挤 、 抹 、 切 、 攻等 。 慢慢
地 ， 我用长胶打出的球 ， 失误越来越
少， 威胁越来越大。 我就像一名刚入幼
儿园的孩子， 突击升到大班了。 当然，

因为没有系统的训练， 都是以赛代练，

以赢球为目的， 动作难免变形， 且往往
因为太关注于长胶了， 而影响到正胶的
快攻。 但我不后悔。 陶老师介绍他打过
大维 388D-1 单胶皮， 现在又改打法国
的死亡金属单胶皮了。 我从网上搜索，

综合球友意见， 就又网购了大维 388D-

1 套胶 （0.5 毫米厚海绵）。 我觉得， 即
便今后练习打长胶， 我突破的方向， 就
还是不能放弃长胶的进攻， 所以， 我不
取长胶的单胶皮， 而是略带 0.5 毫米厚
海绵的长胶套胶， 将长胶的怪异与进攻
特性结合起来。 当然， 这属于远景规划
了， 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因为重新学习长胶的打法， 我似乎
又回到当年初学打乒乓的时候， 午休时
练习打， 晚上做梦也在打。 当年沉迷于
打乒乓时， 爷爷就对我说： “晚上你做
梦都在打乒乓！” 昨晚与妻散步时， 我
向她介绍初打长胶的种种心得 ， 她就
说： “现在， 你的眼里只有长胶了， 今
晚你就和你的长胶皮去睡吧。”

昨晚临下班时， 一球友得知我学打
长胶的消息， 就将自己备而不用的一块
蝴蝶 Feint AG 长胶套胶赠我， 而此块
胶皮属于攻击性选手所用。 网购的大维

388D-1 ?在路上， 而这块蝴蝶长胶皮
先到。 蝴蝶胶皮价钱较国产为贵， 许多
球友都舍不得去买。 今日球友馈赠， 真
可谓雪中送炭矣。

古人云 “人过四十不学艺”； 英语
里也有 “You can’t teach an old dog

new tricks” （老狗学不会新把戏）。 可
古人不是还说 “活到老， 学到老” 嘛。

乒坛名宿瓦尔德内尔言： “打乒乓球最
正确的理由 ， 那就是我热爱乒乓球 。”

自从学打长胶， 我就感觉自己又重新回
到了十三四岁， 更加热爱乒乓了。 老而
好学， 有何不可呢。

现在， 我要结束本文， 去贴蝴蝶长
胶皮去了。 至于今后的战绩会怎样， 只
能留待下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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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饼记
朵 拉

樱花饼

朋友送我一盒饼 。 她递过来时微
笑着问： “你吃过樱花饼吗？”

看我一副意外的样子 ， 朋友笑容
可掬， 对着张嘴的呆子说 ： “樱花可
以泡茶， 可做樱花酱涂抹面包 ， 可用
盐腌渍后食用 ， 如果嫌太咸 ， 那么建
议做樱花蜂蜜 。 樱花的药效是平喘 、

止咳。” 还说到樱花 “具有很好的收缩
毛孔和平衡油脂的功效 ， 可嫩肤和增
亮肤色” ……

“哦， 我明白了。” 像好学生般点
头。 可惜人在热带的南洋 ， 想要见一
下樱花也很难 ， 哪里有多余的樱花可
做饼， 做樱花酱 ， 腌渍樱花 ， 以及其
他。 幸好朋友给我买来美丽的樱花饼
当手信。 意外惊喜， 很暖心。

想来朋友知道我喜欢日本文学。

阅读了日本许多小说散文以及和
歌作品后 ， 樱花很自然成为梦中的
花。 日本诗经 《万叶集 》 的 “樱花绽
放奈良城， 万紫千红处处馨 ” 令人眼
睛一亮。 《古今和歌集 》 中 “就像透
过迷雾看到山樱那样 ， 我隐约中看到
了你便爱上了你， 再也无法忘怀”， 歌
颂的是爱情也是樱花之美 。 后来再看
到的樱花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。 日
本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， 后来自杀
身亡的川端康成 ， 在 《伊豆的舞女 》

中描述： “樱树对寒冷非常敏感 ， 樱
叶仿佛想起来似的飘落下来 ， 带着秋
天隐约可闻的声音掠过了潮湿的土
地， 旋即又被风儿遗弃 ， 静静地枯死
了 。” 樱花里有非日本人无法理解的
死亡美学 。 切腹自杀的三岛由纪夫 ，

其 《春雪 》 里的樱花充满死亡意象 ：

“夕阳残照里， 远处的樱花层层叠叠 ，

密密匝匝 ， 如蓬松的羊毛团团簇簇 ，

在那近乎银灰色的粉白色下 ， 深藏着
些微不祥的 、 如死者整容化妆那样的
红色。”

日本俳句说 “婆娑红尘苦 ， 樱花
自绽放”。 诸事无常人生如梦就在樱花
里。 读着读着， 惆怅一点一点生出来。

一边开花 ， 一边落花 ， 这简直就是

“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” 呀。

日本有句著名谚语 “樱花七日 ”，

只因绚烂艳丽的樱花 ， 花期不过短短
七天。 然而脆弱易落 ， 风一吹便纷纷
飘零的何止樱花呢 ？ 世间所有良辰美
景莫不稍纵即逝 ， 在美不胜收 、 灿若
云霞背后的是劝君莫负刹那芳华呀！

每年春天都为樱花疯狂的日本人，

就是坚决不错过当下美好的人 。 无论
多么忙碌， 花季一定刻意安排去观赏，

而且无比重视 。 先把自己认真妆扮 ，

再出门寻找花儿盛开之地徜徉一天 。

日本语 “花见 ” 说的就是赏樱 。 真有
趣， 明明是人去看花 ， 却变成和花相
见， 或者说是花儿见你 。 主动成了被
动， 真是令人充满期待 、 欢欣踊跃赏
心悦目的活动。

细细品尝樱花饼的时候 ， 心里禁
不住生出伤感 。 多少次说要去日本漫
步樱花之路， 一次次相约 ， 一次次没
有珍惜 ， 时间到了推明年 ， 再明年 ，

又再明年 ， 最后决定 2020 年非见不
可， 结果新冠病毒疫情来袭。

绯红樱花饼的味道充溢着酸甜的
惆怅和黯然。

花见之路， 为什么这么近却那么远？

也许， 蓄意让有些梦留在梦里吧。

菊花饼

那天晚上， 长形餐桌上摆满食物，

种类丰盛， 包含前菜、 熟菜、 煎烤类、

生鱼生肉类、 清蒸类 、 油炸类 、 汆烫
类 、 饼类 、 面类等等 ， 还没饱口福 ，

已经先让视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享受

一下。

各种泡菜一起出现 。 之前以为韩
国泡菜都是红彤彤的 ， 原来还有酸甜
不辣的白色泡菜 。 招待的主人说此乃
“皇家泡菜” 也， 从前皇室里吃的。 生
食品亦叫人大开眼界 ， 不同颜色蔬菜
沙拉、 凉拌海蜇算是一般 ， 生蚝 、 生
鱼片也常见， 然而 ， 竟有一道凉拌生
牛肉！ 这些摆得漂亮的生食对我这个
熟食主义者来说 ， 都是用来看的 。 中
间有一锅红白绿相间的蒸牛尾， 冒烟，

是热的， 坐在旁边的作家尝了一口说
美味可口 ， 我点头赞同 ， 没告诉他 ，

因宗教信仰 ， 我从小到大不吃牛肉 。

螃蟹豆腐粉丝汤的酸辣味道还可以接
受。 那位来接我 、 会说中文的漂亮女
生， 从机场到首尔市区的路上 ， 告诉
我她最喜欢她爸煮的螃蟹泡菜汤时 ，

我的表情让她和我一样吃惊 ， 我愣了
一下， 接着看见她也愣了一下 。 到韩
国之前从未听过螃蟹可煮汤 ， 她说这
是韩国人几乎每天在吃的一道平常菜
肴， 这下算增广见闻啦 。 有一个最得
我心的菜叫 “九折板”， 像玩家家酒 ，

一个有九个格子的大圆盘 ， 中间一格
是小麦煎饼 ， 其他八格是切丝的煮
熟肉类和各色蔬菜 ， 吃的时候 ， 各
人选自己喜欢的肉和菜 ， 卷进煎饼
里， 和泉州润饼极相似 。 到韩国没吃
人参鸡汤 ， 大家都会说你没来过韩
国， 但是怎么可能吃得下呢 ？ 洒着青
葱芝麻的辣炒年糕油亮灼红 ， 面相诱
人， 也得个看字 。 海鲜煎饼的诱惑力
超强， 忍不住吃了一小块 。 鲜味的煎
饼饱腻感让荞麦冷面被打入冷宫 ， 摆

在面上边的白色萝卜丝 、 绿色黄瓜
丝 、 红色萝卜丝还有那半颗溏心蛋的
黄金蛋黄让我想念到今天 。 韩式炒鱿
鱼， 宫廷炒粉丝， 烤大虾， 金黄煎鱼，

白切五花肉 ， 都是无法否认的美味 ，

然而， 对于一个吃饱的人 ， 多可口的
菜肴都缺乏吸引力 。 告诉自己就等下
次吧。

然后， 上来一个不大的白色盘子，

中间几片橙红色 、 米香味浓 、 看着就
软糯可口的面饼。

我探头的好奇样子让身边的韩国
教授不得不介绍： “这是菊花饼。”

我当然吃过菊花饼 。 那是一种面
粉牛奶鸡蛋和黄油以及糖混和调好之
后 ， 做成菊花形状的烤饼 。 还有菊
花绿豆饼 ， 是绿豆粉菊花形的饼 ，

都很好吃 。 眼前这煎面饼并非菊花
形状 。 韩国教授比了一个请吃的手
势： “饼内加了菊花 ， 入口有淡淡的
花香味。”

那么， 这是真正的菊花饼了。

品尝菊花饼的时候 ， 读过的菊花
诗都跑过来找我了 。 “东篱把酒黄昏
后， 有暗香盈袖” “黄菊枝头生晓寒，

人生莫放酒杯干” 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

此花开尽更无花” 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

何曾吹落北风中 ” “秋菊有佳色 ， 裛
露掇其英 ” ……咀嚼着诗情画意 ， 所
以那么一小片， 却吃得很慢很慢。

宴后走出餐厅 ， 低头穿好鞋子 ，

抬头一看， 门口一排黄色包心菊 ， 已
经夜里九点多 ， 瑰丽饱满的菊花照样
开得灿烂 ， 原来菊花到夜里也不睡
觉。 陪同的韩国教授说 ， 下次会议在
济州岛， 那儿有许多花 ， 到时一定要
过来呀！

那天下午 ， 我是在槟城超市入口
排队购买食品的时候想起菊花饼的 。

疫情时期 ， 购物的人无法自由进出 ，

必须先以手机扫描二维码 ， 量体温 ，

温度正常才允许入内 ， 然而鲜艳绽放
的菊花， 照样放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
售卖。

韩国初次邂逅的菊花饼 ， 也许是
生命中的一生一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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